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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落日赏余晖
春秋雨

瑞雪绘山村
胡焱

石瘦能藏天地气 范德俊/作

大厨李一勺（三）
赵春光

一、征稿要求
1.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2.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3.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 30行。

书画等：照片在 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2.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 Word

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

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3.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4.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5.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

征稿启事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
1个整版，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
《流金岁月》《花蕾》《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
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小搪瓷盆
王进聪

（接第1961期）
邓富安虽是琉璃渠村里的地主，但他并不

是那种恶霸式的地主，之所以有了现在的一百

多亩地和一些买卖生意，全是他家里几辈儿人

艰苦劳作和省吃俭用换来的。据说邓富安他

爹那会儿还暗地里倒腾过几回大烟土，有钱了

一下子又购置了好几十亩地，从此洗手不干，

专门照顾自己的地了。村人有事求到邓富安

头上，他也能帮助些个，大多是借钱，钱可以

借，但必须得还。别看邓富安娶了好几个媳

妇，但至今也没能有个传续香火的儿子，闺女

倒是给他生了几个，可那不顶用呀！眼看着自

己就奔六十了，邓富安能不着急？这不，去年

根儿上又娶了正值青春年华的菊红。

一天傍晚，邓富安家的管家拿着点心、烧

酒等礼物来到李一勺家，“我家老爷三月初八

要办六十大寿，派我前来真心相请，希望到时

一定前去掌勺，办完事后我家老爷还有答谢。”

看见李一勺听后在寻思着什么，管家接着说：

“邓老爷这次可是六十大寿，打算大办，花销对

于我们老爷家不是问题，只要热闹、风光，老爷

高兴，别的什么都好说，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

这次还特意请了‘快刀刘’一同主厨，他已经答

应了。”“好，我去。”

三月初八这天到了，邓富安家院里院外好

不热闹，院里搭大棚，各屋门两侧高挂彩灯，除

了亲戚朋友、街坊邻里，还请了不少外面有头

有脸的人，琉璃窑主六当家的也在其中，大家

进进出出地前来给邓富安拜寿道贺。前院里

整齐地排满了八桌，菜肴和酒食早就置备好

了，是按琉璃渠村里办事的老规矩“十二八”，

十二个盘、八个碗。但邓富安家的十二八和

普通村人百姓办事的十二八不可能相提并

论，普通人家，为了面子，只是凑够这个席面

上的盘碗数就行了，菜肴简单便宜，而邓富安

寿宴上的十二八，那可都是平素里普通百姓

很难见到的干货菜肴，鸡鸭鱼肉、熬炒咕嘟炖

样样齐全。

李一勺跟着“快刀刘”终于有了一次在本

村乡亲邻里面前真正施展自己厨艺的机会了，

这种场合，他俩都很卖力气。煎炸炖炒，色香

味形，花样翻新，真是菜美汤鲜。“快刀刘”还把

自己那道拿手的菜肴“桃花流水鳜鱼肥”给奉

献了出来。宴席上的宾客对他们俩主厨的菜

肴都频频点头，赞不绝口，“好！好！尤其是这

道鳜鱼，那可是当年慈禧老佛爷最爱吃的，肉

质软嫩、鲜美，口感极佳……”邓富安今天是真

的高兴了，听到宾客们对宴席的赞誉，他的嘴

巴快咧到耳朵根子去了，过程中他亲自到厨上

各赏了李一勺和“快刀刘”五块大洋。

邓富安的小妾菊红也来到厨上两次，她在

席上吃了可口的菜肴，就想过来看看厨子们做

菜，平时她也爱鼓捣个吃食。一到后厨，菊红

看见大家有条不紊地都在忙活着手中的事，洗

菜的、切菜的、做菜的、端盘的……她一眼认出

了两个掌勺大厨之一的李一勺，那不正是正月

十五听戏那天和自己擦身而过的后生？她不

禁眼睛一亮，脸上又飞起了别人不易察觉的两

片红云。可这偏偏让李一勺清楚地看到了，他

不由得又凝神而专注地望向了菊红那双清澈

的眼睛，四目相对，菊红低下头，飞快地转身离

开了。

这时，管家的嗓音清晰而洪亮地传过来，

“为给我家老爷庆六十大寿，晚上还特意邀请

了六合班，在长桥戏台子给大家唱上两出山西

梆子的折子戏，大家都去捧场！”“好！”“好！”

“就爱听这口儿!”屋里院中的宾客热烈响应，

后厨的李一勺也听到了，他也一定要去看。

（未完待续）

人生就是从春天走向冬季的一次旅

行，少年时尽情享受着“有情芍药含春泪，

无力蔷薇卧晓枝”的暖意，青年时沉醉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梦

境中，步入中年奋笔疾书“我言秋日胜春

朝”之气魄，及至晚年忽而发现眼前已是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落日余晖悄然

洒在眼前。

60岁，被很多人视为人生路上的一大

转折点，曾经追着分分秒秒劳作的脚步从

此慢了下来，曾经容光焕发的脸庞爬上了

深深浅浅的皱纹。来时路上的只争朝夕、

壮志情怀，曾经令人艳羡的掌声荣耀，渐渐

变成了讲给儿孙辈的乡愁，日常生活的旋

钮从此切换到休闲旅游、清茶醇酒、书香琴

韵的频道上。

每个人，都是“如意事只有一二，不如

意事十之八九”的一生，既辉映着“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远大理想，也浸透着

汗水劳作、酸甜苦辣。换言之，人生的每一

段历程，无不丈量着岁月尺短寸长，无不记

录着个人的艰辛付出、祈望追求、智慧抉

择。人过60岁，不啻是登上人生又一座山

峰，正在走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的瑰丽

风景。读懂酸甜苦辣，读懂释怀放下，也就

读懂了何谓人生。正如诗人刘大白所说

“少年是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创作；壮年是

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老年是历史的，

一页一页地翻阅。”

人到晚年，犹如来到枫叶正红、梨果飘

香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被欣赏的季节，

更是需要被品味的季节。每个人的人生画

卷上，没有谁一世无忧、功名显赫，也没有

谁终生落魄、凄苦饥寒。无论幸福与愁苦、

顺遂与坎坷、失望与希望，都是人生画板上

不可或缺的色彩。也就是说，咸有咸的滋

味，甜有甜的味蕾，哪一种色彩、味道，都浸

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乡愁烟火、儿女情

长，都是奠基人生路上的一砖一石，值得珍

视，也值得珍藏。

人到晚年最好的姿态是什么？是心静

淡然、随遇而安，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悲喜，

忍得住苦痛，提得起精神，心无旁骛地在一

盏茶、一本书陪伴下，拥抱每一个落日余

晖，乐享每一道风雨阳光、云卷云舒。苏轼

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

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生。”只要眼中有江海，心中就阳光，就会无

惆怅、无烦恼、无怨怼。

每个人的人生，又是自己谱写的一首

奋斗交响曲，只要倾心阅读，即可读出“只

言温暖不言愁”的蕴意，读出“往事如烟似

水流”的豁达。当然，每个人走过的路程各

不相同，有的人一路高歌、志得意满，有的

人曲曲折折、饱经沧桑，有的人平平淡淡、

无名无分。正因不同，所以才更值得珍惜，

更值得品味，更值得阅读。也正因不同，世

界才多了一份精彩，人生才显得愈加炫目。

人生站上60岁台阶，不只是栖身老有

所乐、颐养天年的时刻，也是让一杯茶、一

本书陪伴落日余晖的最佳时间。晚年以书

为友，与书相伴，读一读抚慰心境的《论语》

《庄子》，还有唐诗宋词，读一读《增广贤文》

《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围炉夜话》，去

聆听古人先哲“修身齐家治平”的智慧，或

者走进新城老巷、文博院馆、锦绣河山，去

体味“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的静怡，去拥抱黄山、泰山、庐山的云海、松

涛、瀑布，何尝不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往的

最好方式，何尝不是最好的文化旅行、身心

滋养。

晚年阅读读的是什么？与其说是在读

历史、读他人、读故事，不如说是在读自己、

读家庭、读当下，是在读心态、心性、心境，

能不能读懂“有多少繁花满枝，就有多少秋

叶飘零”。仿如《红楼梦》《大宅门》《平凡的

世界》《人世间》那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

家境、身份、贫富，每个人的人生都曾有过

惊鸿风采，也都留下些许无奈伤痛。恰恰

这些惊鸿风采与无奈伤痛，纯净着晚年的

心态、心性和心境。

爱迪生说：“读书对于智慧，就像体操

对于身体。”人到晚年，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让书香陪伴每一个日出日落，让阅读铺

垫在每一级石阶上，不仅有助于愉悦身心、

陶冶性情、修养灵魂，尤其能让人读出“沧

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景色，

更可体悟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人生本真，或许这就是书香晚年的

魅力所在吧。

最近收拾卫生间，在我特设的“藏宝阁”(卫生间顶柜)里，儿子递

给我一个小搪瓷盆，望着锈迹斑斑的小盆，眼前立刻浮现出20世纪

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用它打粥的情景。

当时，我上五、六年级，农村也按生产队建起食堂。一开始，是

几户村民集中在一户没有小孩子的人家吃饭，每餐由年轻人挑着水

桶去打棒碴粥。没过多久，又改成由各家自行去打粥。生产队会计

为了严格管理并控制定量，按各家人口制作了小饭票，以一票一碗

粥的标准发到各户。我们家5口人，早上6碗（因伯父是壮劳力多给

一碗），晚上4碗，5口人根本吃不饱。巧手的伯母每天都想方设法

的将土豆、南瓜、榆叶、杏叶甚至蓖麻叶，经过加工掺和到粥里做成

一锅杂菜粥，全家吃得也是津津有味，每人都能肚儿圆了。每天到

打饭的时候，各家都端着五花八门的用具去排队打粥。我家是用老

式的瓦盆去打粥，这种瓦盆比较沉，还不结实，每次都是我与小脚的

伯母去打粥，路上还要歇几歇。时间长了，特别羡慕用各色花盆打

饭的人家。那时还不知道搪瓷盆这个词，我就跟伯母说咱们也买个

有花的盆吧，又轻快又有沿，好端呀！不久，伯母托人从城里买回了

这个小花盆，里边图案是十二生肖，正好能盛六碗粥。至此，这个小

花盆成为我打粥的专属用具。

1964年8月，我被清水中学推荐入伍。当时，洗漱用品需自备，

伯母就将小搪瓷盆交我带到部队。在部队的5年多，小搪瓷盆始终

伴随在我身边，无论到哪执行长期或短期任务，我都带着小搪瓷盆，

它已成为我亲密的“战友”，每天为我洗去脸上的汗渍，同时还为我

隔三差五地洗去带汗味的军衣……小搪瓷盆整整陪伴我直至退伍。

这次翻到它，我仔细地把它擦拭干净，在盆底发现几行字清晰

可见:“北京市搪瓷厂，2班，60.3.19，”粗算小瓷盆也65岁了，虽然,

这些年家中也添置了各种花色的塑料盆，但我还是独爱小搪瓷盆，

它是我家的老物件，曾经见证了农村缺粮少油的艰难，我也不会轻

易废弃它的，我要把它保留着作为忆苦思甜的证物。我将擦拭干净

的小搪瓷盆又放回到我的“藏宝阁”中，我要把它的故事讲给孙女

听。在富裕的生活中，也要珍惜每一粒粮食，要把“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印刻在脑海里，建设

繁荣昌盛的祖国需要我们从点滴细节做起……

一场瑞雪在悄无声息中到来，飘飘

洒洒，纷纷扬扬，带着温馨，饱含诗意，给

寂静的小山村绘出一幅画卷。

举目仰望，可以看到晶莹剔透的雪

花在空中飘扬，有时是君子风范，有时是

淑女形象，有时又左摇右晃，像一个喝醉

酒的汉子在空中漫步。雪花在空中漫

舞，一会儿撞在了墙上，一会儿贴在了玻

璃窗上，随风飘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到处飞舞，好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在玩

捉迷藏。雪花落在房子上，好像给房子

戴上了一顶白帽子，雪花落在树枝上，树

木披上白色盛装，雪花落在地上，如同给

大地铺上了洁白的地毯。片片雪花随风

飞舞，真有“飞起玉龙三百万”的气象，这

飞舞的精灵，用洁白的颜色将整个山村

染得寂静、安详、浓重。

农家小院在雪落的时候格外安静，

石头围墙、篱笆障子、稻草猪圈、秫秸牛

棚……它们在安静中与瑞雪握手、拥抱、

亲吻，仿佛在接纳心爱的恋人。雪落下

来最先染白的是屋顶，红瓦上先是芦白、

再是乳白、最后是纯白。雪的厚度随着

颜色的变化逐渐增加，铜钱厚、烧饼厚、

砖头厚，再看小院，它怀着深情厚意,迫

不及待地把雪揽在怀中，融入自己的血

液里。慢慢的,雪把小院覆盖在下面了,

把自己的温暖献给小院，以这种形式回

报小院的厚爱，于是雪占满了整个小院。

小狗对雪的到来也是兴奋的，它不停地

在院子里来回奔跑，留下一串串梅花般

的脚印。

雪后的山林更显幽静和神秘，白雪

覆盖着山峰与树木，仿佛是一片神秘莫

测的仙境。雪后的山林，银装素裹，分外

妖娆，无论是远处的山峰还是近处的溪

流，都被白雪装点得如诗如画。

路边一排排树木显得别具一格，好

像开了满树的银花。偶尔一阵风吹来，

那些雪屑纷纷落下，像是梨花飘飘，婀娜

多姿，让人展开无穷的遐想。远处群山

由于雪的覆盖显得更加巍峨了，有的似

奔腾的战马、有的如同狂舞的银蛇、有的

如天空漫卷的白云、有的像大海澎湃的

波涛……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沁园春·

雪》中的诗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

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

外妖娆……”

清晨雪停了，山村变成了一个洁白

的世界，空气格外清新，在太阳的照耀

下,田野、山峦，皑皑的雪原上面汇聚了

无数个小星星，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在轻风中飘荡，

好似朵朵白云。这雪，给孩子们增添了

许多乐趣，堆雪人、打雪仗、抽冰尜、滑冰

车……

雪落山村，是一场自然的遇见，更像

是一场有情的约会。

被
夜
风

吹
过
的
梦

王
过
冬

从
落
叶
飘
向
南
方
忆
起

飘
零
的
岁
月
无
止
境
地
摇
曳
着
故
乡
的
明
月

身
后
的
背
影

在
岁
月
的
脚
步
中
越
拉
越
长

抖
落
制
服
上
的
风
尘

眺
望
着
远
方

故
乡
和
他
乡
的
距
离
有
多
远

透
过
星
星
的
眼
睛

我
一
次
次
地
追
问

马
尾
草
在
堆
满
沧
桑
的
额
头
上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叹
息

思
念
的
车
轮
在
都
市
中
忘
记
了
疼
痛

我
躺
在
硬
邦
邦
的
床
上

闹
钟
一
次
次
的
惊
醒
了
我
的
梦

整
理
好
豆
腐
块
大
的
心
思

扶
扶
跟
随
我
多
年
的
大
檐
帽

两
手
把
还
没
有
团
圆
的
风
纪
扣
系
上

喃
喃
地
说
：
该
上
岗
了

帽
徽
凝
视
着
前
方

夜
色
中
我
用
脚
丈
量
着
人
生
的
高
度

一
次
次
地
发
问

30

多
年
的
影
子
为
什
么
没
有
走
出
我
的
视
线

星
星
是
我
伙
伴

月
亮
是
我
的
梦

在
夜
风
中
我
拽
了
拽
大
衣
领

写
下
一
首
首
懵
懂
的
诗


